
開放文學  -- 社會奇情  -- 紅樓復夢
第三十七回  薛寶釵喜接家書　柳夫人寄言志感

　　話說寶釵、珍珠梳洗完畢，都到上房來請早安，剛上了台階，聽見背後有人叫道：「奶奶、姑娘們這一程子就不理咱們了。」

寶釵、珍珠回過頭一看，原來是妙空、智靜。笑問道：　　「師兄們好啊！」妙空答道：「托奶奶、姑娘洪福，師弟們都叫請安。

」珍珠笑道：「今日怎麼進城的這樣早？」智靜道：「七月半的年例，來請太太們拈香。今年盂蘭會熱鬧。」寶釵道：「咱們來瞧

燒法船，吃你們的好素面。」妙空道：「這是現成。只要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們賜光。」寶釵將他兩人邀進屋去。王夫人也剛收拾完

結，正坐在中間大炕上吃丸藥，旁邊站著兩個姑娘伺候。瞧見妙空們進來，王夫人笑道：「一向少見。」妙空、智靜趕著請安問

好，又給眾師弟們替太太請了安。寶釵、珍珠請過早安，王夫人吩咐坐下，問道：「你兩個為什麼一早的進城？」妙空答道：「特

來請太太七月半到庵裡拈香。」王夫人道：「這是年例。我若有空兒，親自來燒香看熱鬧。

　　若是不得閒，橫豎叫奶奶、姑娘們出來。」妙空道：「今年的法船大，錢糧用的多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我替你說了罷。除年例之

外，還要多化幾個錢。是這個意思兒不是？」太太們都一齊的好笑。太太、奶奶正在說笑，珠大奶奶上來。眾人站起，大奶奶先給

太太請過安，同眾人見了禮。王夫人道：「叫平丫頭上來，一同吃個點心，好出門去。」丫頭答應，趕忙去請。

　　周家的進來回太太道：「林之孝要見太太。」王夫人吩咐：「等著我有話說。」寶釵會意，將妙空們邀到自家屋裡去坐。王夫

人命珍珠在炕桌上開出單子，說道：「大老爺一萬兩，大太太三千兩，珍大爺三千兩、珍大奶奶二千兩，蓉哥兒二千兩，蓉大奶奶

一千兩。」命林之孝進來，吩咐道：「你照著單子都開了銀票，交四姑娘代我送去。再開一張三千兩，一張二千兩，兩張五百兩

的，這是我自家帶去給桂親家老爺、太太、姑娘、相公的。這幾項，你就去辦來，我等著就要。再將五十兩一封的包二十封，一百

兩的包十封，三十兩的包五十封，二十兩的包一百封，十兩的包一百五十封，四兩的包三百封。你都給我照著單子包好，陸續送進

來。上面都要貼紅簽子，將數目寫上。

　　等著家裡收拾完結，將咱們的當家子合族都請了來，量著貧富輕重我幫他們點子，也見得一本親親之誼。還有那窮親窮眷，同

老爺來往的朋友寒士，都要留點別金。」林之孝道：「這是太太的仁厚，培植子孫，就是老公爺們在冥冥之中也是喜歡的。」

　　王夫人道：「咱們本是忠厚傳家，我也不過是仰體祖宗敦宗睦族之心而已。我今兒到桂親家宅裡去過，從明日起就要動手拾掇

起來。」林之孝道：「明日劉大人那裡差人來收點交代，咱們竟是後日內外動手收拾罷。」王夫人道：「也罷，竟是後日起趕著收

拾。」林之孝答應，接了單子出去。接著，是平兒上來，穿著大服請過安，同珠大奶奶們見過禮，說道：「聽說太太等著上車，誰

知還沒有換衣服呢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接你上來吃了點心同去，誰說等著上車？你且坐會子咱們再走。」不言平兒在太太上房伺候出

門。且說妙空們在寶釵屋裡坐下敘了些寒溫說話，寶釵命榮貴擺上點心，同妙空、智靜三人吃著說話。妙空道：「還有一件喜事要

來稟知太太。前日咱們家的燒火道人老王，他不是那年跟著淨師叔同五姑娘回南去嗎？到了江南又到蘇州，後來帶他到安徽，還要

上武當山去。他因為年老實在行走不動，不肯同去，就辭了淨師叔在大江口的一個什麼廟裡耽擱，做個香火。因當家和尚與他不

睦，轉到金陵雞鳴寺耽擱兩年。他說五姑娘還是那個模樣，倒比在家時候還強壯些兒。聽見說還要到揚州去呢。」寶釵歎道：「咱

們當日的那班姐妹死了一多半，餘剩下都是半生不死的。只有惜姑娘一人，做了閒雲野鶴，無掛無礙，我們如何及得他的受用

呢！」智靜道：「還有一個喜信，說起來真是各人的時運。寶二奶奶今日一准飯都要多吃些兒。」寶釵笑道：「有什麼喜事叫我開

心？「妙空道：「頭一件是薛姨太太、蝌二爺回在金陵祭祖修墓，有封家書寄來。第二件是寶二奶奶添了兩個親妹子，這不是重重

的喜事？」說著，將薛太太家書遞上。寶釵喜從天降，樂不可解，趕忙將書拆開，從頭至尾細看一遍，才知道蝌二哥升了太原知

縣，母親同回金陵祭祖修墓。數年來精神強健，已得了兩個孫子。途中遇著柳太太，承繼寶月、寶書兩個女兒，結了親家，現在回

金陵掃墓，秋間隨著蝌兒引見之便，一同進京赴任。所有數年來一切家務情形及想念姐姐、女兒之事，全在書中細寫。寶釵看了半

日，欣喜無限，說道：「今日接著這封書，就同見著我媽媽一樣，真是一件快心之事！快些去稟知太太，叫他老人家大樂一回。你

兩個千急坐著別動，我還有要緊話同你商量。」說畢，急急轉身出去。

　　妙空兩人坐等了好大一會兒。寶釵笑嘻嘻進來說道：「多謝，多謝！太太今日大樂，說是下書人不可待慢，留著逛兩天再出城

去。」妙空笑道：「多謝太太、奶奶的厚意，本該遵命才是。實在要趕辦七月半的道場，還要給師父拜幾天經懺，那裡還有點空

兒。等著再來給太太、奶奶們請安罷。」寶釵道：

　　「太太說，寶月姑娘是咱們家的外甥女兒，叫他改妝，趕著留起頭髮。庵中之事從此交代，不用他沾手。知道你那裡下去事繁

熱鬧，他住在那裡倒很不便，不如送到這兒等我媽媽來交代。

　　不知你們意見如何？」妙空道：「太太見的很是。但是柳太太起身之後，他已改妝蓄髮，不做五台山的和尚了。又得一個長髮

的妙方，配了藥早晚梳洗，不到兩個來月，烏雲黑鬢，打扮的美人兒似的。咱們庵中是佛門廣大，燒香拜佛的那裡禁止得住！倒要

格外給他照應，實在費事。自從接著姨太太書子，他在佛前遙拜母親、兄嫂。就是那天改了名姓，合庵都稱他是薛姑娘。他因為這

兒太太同寶二奶奶未曾瞧見姨太太家書，不敢過來拜認。既是太太這麼說，別說是他願意，就是咱們，亦省了好些心。這真是件美

事。」珍珠笑著進來，問道：「有件什麼美事？說給我聽。」寶釵道：「他們有一個絕好的主兒，要給你說親。」珍珠笑道：「起

開狗口出象牙。」妙空們笑道：「咱們就說的是這美事，明日送他來拜姨媽、姐姐呢。」智靜道：「咱們再將柳太太的話說幾句

兒，也就走罷，別耽擱工夫。」妙空點頭道：「咱們那老王得了姨太太的書子，又回到江口廟裡要他的工錢。誰知這天柳太太的船

就灣在廟前。是夜風雨甚大，那些強盜趁著風雨上船行劫，柳太太們合船性命難保，包勇拿著一條水磨鋼鞭，獨自一個站在船頭拒

敵強盜，張姑娘一人在船死守。正在危險之時，幸虧汛上的捕盜船四面圍住，被包勇打死幾個，那逃不掉跑不掉的，又被官兵拿

住。柳家母子逃過一難，可憐包勇受了一身的傷。次日，柳太太們到廟裡燒香敬神，備的三牲福禮，老王在殿上伺候。大妹妹見他

倒是認得的，他不知道張姑娘改了妝，那裡敢認出來呢？柳太太們拜完神，獻牲奠酒放鞭炮，熱鬧了好一會。大妹妹叫他過來，問

道：「你不是饅頭庵的老王嗎？你跟了淨師父同惜姑娘到江南去，怎麼又在這兒？他們兩個現在那裡？』老王見他問的對路，說

道：『奶奶怎麼知道我的來路呢？』大妹妹笑道：

　　『你果然是老王，就該認得我是誰。』老王細細的認了認，說道：『奶奶很像咱們庵裡的妙能姑娘。』大妹妹笑道：『你既認

得妙能姑娘，我也就認得你是老王。』柳大兄弟笑道：『他當日是妙能姑娘，於今是妙常姑娘了。』老王不懂這話，問其緣故，大

妹妹將璉二哥作媒出嫁，隨著柳太太回廣東的話，對他說知，老王又驚又喜。大妹妹們將老王送上船去，賞他酒飯盤費，對他說，

老師父不在了，庵裡是妙空師父當家，香火十分熱鬧。

　　你不如還去投奔他們罷。老王也將薛姨太太有家書，命他帶回京來的話說了一遍。大妹妹笑道：『薛姨太太的就是我的家書一

樣，快別耽擱，你就走罷。咱們開船甚急，不及寫書子，你記著替咱們寄個口信兒，說記念之至。』柳太太道：『你見了妙空師父

們，再三給咱們向好道謝。你說我娘兒三個時刻惦著他們，從此以後更要親熱。咱們一到廣東就寄書子。這會兒我心煩意亂的，從

那一句寫起？你將咱們昨夜遇盜之事，細細說與妙空師父們知道，請他到賈府去代我娘兒三個道謝。你說，不虧包勇一人，我們早

沒了性命。大恩大德，世世難忘。』柳太太說的傷心，娘兒三個對著老王哭了一場，還領著大妹妹們在船頭上望著咱們這裡磕了一

會頭，再三的叫老王記著。那位包二爺，也叫給太太、奶奶、姑娘同璉二爺、璉二奶奶請安。

　　說：『請太太同璉二爺放心，再下去十來天就到了南安府，度過梅嶺，可以望到家了。底下這幾站都是熱鬧地方，沿途皆有汛

地，很不用惦記。你說我跟太太到了廣東再寄稟帖來，請太太、奶奶、四姑娘、璉二爺的安。』據老王說，包勇的身上受的傷也就



很重。實在難為他，像這樣的人這會兒那裡找呢？柳太太又將途中遇著薛姨太太承繼女兒結親家的話對他說知，叫他寄語智能，蓄

髮改妝，保重身子。娘兒們叮囑了有幾百磨兒。

　　還說過揚州遇著祝大人的兒子叫做夢玉，又同他們結拜了姐弟，在揚州耽擱了三天。大妹妹對老王說，那祝大爺也同賈府的寶

二爺是一個樣兒的脾氣，很有個情分兒。說是同他開船的時候，祝大爺哭的暈了過去，大妹妹親自送過船去叫了半日，包勇催著開

船，只得硬著頭皮回到自家船裡。聽他說起來，那個祝大爺就是到鐵檻寺拈香你們遇著那位祝太太的兒子。」妙空正說的高興，珠

大奶奶進來笑道：「兩位親家師兄別說寡話，請用點兒粗點心。」妙空笑道：「那一磨兒不在這兒吃飽才走？以後更要沾三位寶姑

奶奶的光，吃不了還要包著走呢。」

　　寶釵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咱們這些凡人全望諸位佛爺親家度咱們去成佛呢！」珠大奶奶笑道：「仔嗎四丫頭坐的遠遠的？

　　「珍珠道：「我同慧兒在太太屋裡吃過點心，太太等著林之孝來了就要出門。剛才媽媽那裡差人來謝酒，說是老爺子今兒精神

大好，請這裡太太同咱們不用惦記。又是三姨兒那裡差人下貼，請太太同咱們吃午飯。我對太太說，咱們兩個不去，等著太太同嫂

子們去罷。」寶釵道：「很好，我也要在家裡收拾。這幾天坐在人家屋裡，覺著怪煩的。」宮裁道：「我上去伺候太太出了門，再

來奉陪。」正要出去，見人來請四姑娘說話，叫寶二奶奶留著兩位師兄們逛一天再去。妙空、智靜起身答道：

　　「我們有事要去，不能耽擱，改日再來給太太請安。」寶釵問道：「太太這會兒就走嗎？」周嫂子道：「同林大爺說話呢，也

快就上車。」寶釵聽見，對妙空道：「你兩位坐一坐，我去伺候太太上了車就來。」妙空、智靜道：「二奶奶給咱們謝謝太太，說

再來請安罷。」寶釵點頭，同周嫂子忙忙出去。

　　剛到上房，看見太太站在院子裡說話。寶釵走到面前，王夫人道：「我叫珍珠送東西到大太太那裡去，你瞧瞧這單子。」寶釵

接著瞧了瞧，遞給珍珠說道：「太太辦的真是妥當。」王夫人又將送桂府的一個單子也給寶釵瞧了，說道：「三姨兒請咱們吃午

飯，大姐姐同四妹妹都不肯去，我想著不去也罷。

　　他今日算新親家上門，連我都不該去才是。璉二姐姐又不依，我只得同他去走走。」寶釵道：「妙師兄們還要到別處去請太太

們呢，沒有空兒，叫謝謝太太。明日送寶月來請安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很好，早些兒來。」一面說著出了垂花門，珠大奶奶同寶

釵、珍珠跟著出去伺候上車。平兒同珠大奶奶們告過罪，跟著上車。嫂子、姑娘們跟出大廳趕著上車，一同出了榮府。

　　珍珠要往寧府去辦事，寶釵道：「去去就來，別叫大姐姐拉在那兒說閒話。」珍珠笑道：「立刻就來。」說著，也就上車，抱

琴跨上轅兒，後面跟著兩個家人，也出了府去。

　　珠大奶奶同寶釵進來，剛到垂花門，遇著妙空們要去。宮裁道：「太太吩咐說，明日早些兒來。這會兒有了空兒，等著四姑娘

回來，咱們好好的收拾點菜兒，吃了飯，慢慢的再去。」

　　妙空們被兩位奶奶拉住不放，只得就近到綠竹齋去坐。珠大奶奶道：「你們愛吃什麼，倒老實說。」妙空道：「我很想上一磨

兒在這裡吃的糟魚片兒湯。」寶釵道：「另做一樣的請智靜師兄。」珠大奶奶點頭，吩咐去辦。寶釵陪著說話，妙空道：

　　「柳太太們這如今也快到了。可憐他們那裡知道璉二爺出了家去？若是叫他們知道，不知還要怎樣的傷心呢！」智靜只是點頭

歎息。妙空想起往事，止不住兩淚交流，十分悲切。智靜笑道：「別傷心的吐血。」妙空擦著眼淚，答應道：「我想起一件別的心

事，為什麼犯得上吐血呢？」寶釵笑道：「為一個神仙出眼淚，也出的值。」智靜道：「姑子給和尚出眼淚，真是絕好的一段故

事。」三個人正在說笑，見珍珠進來。寶釵道：

　　「果然來的很快。」珍珠笑道：「這有什麼，三言兩語的就結了。珍大嫂子拉著不叫走，大姐姐又纏著，是我說了一個謊。

　　我說太太等著上車呢。他娘兒兩個這才撒了手。」寶釵問道：

　　「他們不說什麼？」珍珠道：「說什麼呢？一個個的很喜歡，謝了又謝，贊了又贊。誰不說好呢？」寶釵點頭道：「本來咱們

太太這件事辦的很有道理。」珠大奶奶進來也說：「四姑娘怎麼來的很快？」珍珠將回來快的緣故，對宮裁說知。珠大奶奶道：

「我收拾兩樣好菜，請咱們的兩位師兄。」珍珠道：

　　「晚上是我的東，請他們吃螃蟹罷。」寶釵道：「這頓早飯，還是咱們兩個傻留才留下了，他還肯吃晚飯呢！」珍珠道：「為

什麼這樣忙？」妙空道：「盡今兒這一天城裡這些太太們家裡都要走到，為七月半的道場。」珍珠道：「這是正事，倒不要留他。

大嫂子趕著叫他們拿飯，別耽擱了工夫。」珠大奶奶吩咐，趕著催飯。丫頭、嫂子們進來端桌子擺飯，姐妹們歡敘一回。

　　不言妙空們吃飯回去之事。且說王夫人同璉二奶奶到了祝府裡坐談一會，將送桂親家的一個單子給親家大人瞧過。祝尚書同柏

夫人十分贊歎，說道：「親家姐姐真不愧為名門大家，不要說是桂三兄弟感激，連我們聽了也是敬服。我今兒有書子回去通知老太

太，說桂老三同咱們三兄弟結親家的話，並將親家姐姐幫他的這一層盛德，也叫二兄弟同二妹妹知道知道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這算

個什麼，也值得妹夫親家提起！真叫我慚愧。今日是有便發書子，還是專人去呢？」柏夫人說：「咱們總是專差，限八天到家的。

」王夫人道：「很好，我有一封要緊書子，給薛家舍妹的，交這專差帶去真是妥便。這兒的家書上，給我替老太太請安道喜。」柏

夫人代為致謝，吩咐收拾早飯。芙蓉答應，自去料理。王夫人同平兒商量，差個媳婦去知會寶二奶奶，「趕忙寫封家書，通知姨太

太，咱們已定了起身日子，請姨太太在金陵老等，說我帶寶月回來相會罷。趕著寫起書子，就交到這兒來，另賞這差上四兩銀

子」。王夫人剛吩咐完結，只見有人上來回話。不知說些什麼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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